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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刃
作者：By Ree Soesbee 译者：雷斯林_M

       远在西方奇麟氏族的土地上……

       处于闪耀彩虹之中，身着优雅长袍的朝臣们在她走过时恭敬的鞠躬致意，就好像

花朵上的露水让花弯下了腰一样。她微笑着回应，不过她的思绪却并不在眼前这些朝

臣身上，而是关注着他们身边的庆典以及场地上的骑手们。

       弯刀反射着太阳明亮的光芒，他们舞动的剑刃上那磨砂的边缘将光彩夺目的光线

散射到整个庭院中。两名身着紫色和白色的奇麟氏族武士在青葱的草地上交手，他们

展示的剑术吸引了附近围观的朝臣、表演者以及儿童的注意。在挥舞的扇子和轻柔的

笑声间，杂耍者在表演，音乐家在演奏，而骑手们在雄伟壮丽的骏马上表演着骑行特

技。

       这是个特殊的日子，是个庆典之日。宫殿—灰色的石板和粉刷过的木材坚定而骄

傲的树立在那里—装饰满了花朵以及紫色和白色的徽章来庆祝这一盛典。微风舞动着

卷曲的帐篷上的旗帜，就像蜡烛的火焰一样闪烁跃动。

       新条阿拉坦萨日奈走向城堡的中庭，穿着适合骑行的长裤，以及紫色的稽古着，

上面覆盖着有着金银相间精美衣褶的衬裙。尽管其他人都将他们的剑挂在自己的腰带

上，阿拉坦萨日奈那把弯曲的武器却是挂在她身侧的饰扣上，而一只刀柄则在她的靴

子上方闪闪发光。

       “新条大人，”一名客人对她说道，这是一名仙鹤氏族的朝臣，手中的扇子不停

的扇动着。“恭喜您接下来的婚礼。”他那浅蓝色的长袍是夏日天空的颜色，而他那

白色的长发长过了腰身，用金银制的线绳编织着。

       她以微笑回应那名朝臣，随即继续向马场边缘走去。在她开始做出回复之前，场
地中一场魔法的表演吸引了他们的注意。那里一名奇麟修验者举起了她的双手，以名

称道的方式呼叫着先祖的名字。她高举着两个小巧的象牙雕刻，它们比现存的记忆还

要久远。随着她那温和、虔诚的声音，象牙雕刻发出了红色的光芒。黑暗的魔法触须

盘绕而出，环绕着内部发光的焰火，焰火在黑暗的涟漪中辗转腾挪。场地边缘的奇

麟武士们赞赏的鼓着掌。其余的朝臣则保持着沉默，眼神从表演中挪了开来，他们的

扇子扇的像冬天的微风一般。

       “这种魔法……是个不寻常的表演。帝国内的我们不习惯于见到精魄被如此对

待。”那名朝臣小心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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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严格的传统会阻碍奇麟

那不同寻常的方式。“名称道的真名

魔法是我们人民的传统。”那名仙鹤

退却了，但是阿拉坦萨日奈并没有停
下。“无论凤凰氏族的修验者说了什

么，是我们掌握了它，也应当由我们

控制它。”
       “但是你们氏族已经回到这里超

过两百年了，”那名仙鹤平缓的回

问。“这种危险的传统一定可以被抛

弃吧？”

  马匹们绕城一圈，按照背上骑手的指示保持着统一的步伐。随着一声大叫，奇麟

氏族的表演者们从一只坐骑跳跃到另一只上，这种交换位置的表演带给了观众们快

乐。他们的马裤兜着风，在他们表演马背上的舞蹈时被吹的鼓了起来。弯刀将橙子切

成两半，让水果能正好送给圆圈边上的人们。

  “看那边，”她对那名仙鹤说道。“你看到我们的侍用的曲刃了吗？”她举起手

指着。“这些利刃为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父母以及在那之前的先祖们服务过。它们

和你们的武士刀一样神圣，并且更加耐用。是的，我们可以学习使用直剑，但那不是

我们。那不是我们为天皇提供的。我们的祖先麒麟氏族被派去学习麓雁大陆以外的世

界，我们对于阴影之地内的帝国敌手们是个意外的惊喜。随着我们的旅行，我们选择

采用新的方式。新传统。我们与这些我们为帝国带来的文化已经融为一体。旧钢新

铸。”

       “尽管我们在麓雁大陆，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毅然选择使用曲刃去战斗，因为我们

对它的掌握是价值连城的。我们带着我们的过去前进，与新的事物融为一体。我们铭

记着我们在旅途中学到的东西，而这些内容让我们对天皇十分宝贵。”

       “奇麟不会抛弃任何东西，道寺。特别是任何让我们强大，或者像名称道一样经

常拯救我们性命的东西。帝国不得不接受实用主义。也必将接纳我们的弯刀。”

       “而你会带着这些传统嫁到雄狮氏族吗，新条大人？”那名仙鹤质疑道。

  没有理由让他的无知打扰如此美妙的一天，因此阿拉坦萨日奈只是用她最锐利的

目光回答了他。

       就在此时，一个身影跨过了围场，从阴影中大步走来。一名男性，他那暗色的长

发被编成一个紧结，微笑着并深深的鞠躬致意。井内大佑。随着他起身与她的视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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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他们身边的世界慢了下来。阿拉坦萨日奈无法阻止自己被照亮的脸上出现那害羞

的微笑。接近二十年的陪伴，而他依然可以让她像一个刚刚被追求的女孩一样。

       “母亲！”一名武士在场地中挥着手，打破了这一时刻。阿拉坦萨日奈同样挥手

以回应。她的么子新条庄野骑着他的战马，他的盔甲闪耀着，盔甲上紫色的漆制板条

被银色的线绳捆绑着。庄野是这些朝臣们的最爱：年轻、直率且热切—不过却是个服

从于母亲并忠于自己氏族的年轻人。

       “您一定非常骄傲。”那名仙鹤微笑着说道。

       “我的确很骄傲。我的三个孩子在帝国的领地上成长的十分强壮。成千上万的生

命在我们氏族艰难的寻找我们自己家园的过程中失去了—最终，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我

们的家园，在麓雁大陆。我的孩子是过去和未来结合的标志。我们作为麒麟的过去，

以及我们作为奇麟的未来。”

       “的确，新条阿拉坦萨日奈女士。”朝臣在说到她名字中的外国音节时些微有些

磕绊。“我也祝愿您顺利的接受未来。”

       礼貌地点头后，她转身注视着场地之内。新条庄野交替着两条腿单独站立在战马

上，而他的战马则温和的在他身下慢跑着。围着围栏骑行了一圈后，他用一只长矛刺

向了篮圈。在她旁边，她的其他孩子—春子和优村—用响亮而伴随着喜悦的嚎叫声为

他们的弟弟喝彩。

       “阿拉坦萨日奈大人！”阿拉坦萨日奈轻微的激动了一下。这个声音响亮、傲

慢，而且过于接近以至于她实在没法喜欢，不过反之，没人会指责歌国加茂子的那点

礼仪。“您能跟我来一下吗？”

       阿拉坦萨日奈转过身去注视着她的朋友。“加茂子。”她点点头。有些事情不对

劲。“当然了。”

       在场地中，井内大佑一只脚踩在他的马镫里并踢了下自己的坐骑。

       阿拉坦萨日奈叹了口气。晚些时候还有时间享受今天。她转过身去离开了庆典，

并随着年轻些的武士回到了城堡中。

       奇麟氏族的王座室对于它的类型来说有些小巧，很少使用且质朴干净。它有着一

个放有灿烂辉煌的紫色靠枕的台子，一个放置冠军的作战铠甲的地方，以及一个壁

龛，里面放有各种类型的骑兵武器，它们就像花朵一样。这些是陈年的战利品，它们

曾经的持有者被击败后被奇麟氏族收藏了上百年。一些是古老的麓雁武器，剩下的则

来自于异域，从沙漠到高山—她的氏族远离翡翠帝国时走过的每寸土地。这些武器曾

经被骄傲的讲述着的故事，现在不过是浪迹天涯的自由痕迹，它把她的人们和风的孩

子分开来。身着白色和紫色的护卫在阿拉坦萨日奈进入王座室时立正以表达敬意。他

们的眼神低垂，手放在他们的武器上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着对王座室中间的人的行为

做出响应。



44

  那里，跪在两个护卫之间的是一名身着葬礼白袍的女人。

       阿拉坦萨日奈走向台子并坐在榻榻米上，她的双腿以一个温和的角度蜷曲着。

       “这是凤凰氏族的朝子明里。她是在一个花园中被发现的。和它一起，”加茂子

解释道，她从腰带中抽出一把白色的匕首并扔到那个女人面前的地面上，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条纯白色的绳子。武器掷地有声，精钢闪耀着从窗户射进来的光芒。

  “一把自害刀？”阿拉坦萨日奈皱着眉头说道。自害是一种切腹的形式，被那些

不属于战士的人使用着，就是那些流淌着贵族血统但是没有经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们。   

而白色的绳子也是仪式的一部分，以及寻死之人穿着的雪白色长袍也算在内。

       加茂子像一阵雷电一样对着俘虏怒目而视。阿拉坦萨日奈挥挥手让她退后。“她

没有危险，加茂子。让她开口说话。”

       朝子明里缓慢而犹豫的低语着，“我希望通过自害来抗议你的婚礼。”她抬起了

她的下巴，柔弱的双唇微微的颤抖着。这个女人只比阿拉坦萨日奈稍微年轻一点，并

且她那安静、沉着的举止让人爱怜。在加茂子身边的她就好像一只老虎身边的小鸟，

等着被老虎生吞活剥。“我……有权利去这么做。”

       “抗议。”阿拉坦萨日奈回想起最近的消息。“我听说在雄狮氏族领地内存在抗

议行为。即便有奇麟战马作为嫁妆，雄狮们也不愿意看到他们中最受人尊敬的武士之

一迎娶一名新条。我已经预料到他们抗议的行为。但我没有预料到抗议会从凤凰氏族

而来。”

       帝国内的我们不习惯于见到精魄被如此对待。凤凰氏族则更加反对奇麟氏族的魔

法。凤凰氏族允许这次自害来羞辱奇麟氏族？这是有可能的。

       那名女子打了个哆嗦。“我只希望我像祖先一样坚决的献出我的生命，为那些从

我这里拿走的东西而牺牲。”

    “从你那里拿走？”阿拉坦萨日奈

打断了她的话语。“我是那个放弃冠

军身份来加入这个婚姻的人。我是那

个将要把我的土地，我的家族，我

的……抛在身后的人。”井内大佑微

笑着，他那长而黑的辫子恰好溢过了

他的肩膀。“我是那个抛弃了一切来

换取和平的人。而你说我们从你那里

拿走了什么东西？”
       朝子氏低下她的头并回答，“您

从我这拿走了什么，伟大的冠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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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您不知道这一切。”

       现在轮到她好奇了。阿拉坦萨日奈保持着疑问并询问道，“告诉我你的故事？”

       “我曾经是生驹明里，嫁给了生驹家大名，生驹孔和大人。许多年来我们是一个

家庭，我们有一个女儿—不过现在，为了他的氏族和他的责任，他已经被命令将这些

都放在一边了。”朝子氏的声音在讲述过程中逐渐获得了力量。“您也许认为我不喜

欢你，我的女士。我并没有。并不是你们的异国风俗或者你们奇怪的魔法让我在今天

自杀。而是爱。没有他我就没法活下去。因为他休了我，所以我要以死抗议。”

       这个女人十分厚颜无耻的将她的想法说给了一名冠军。“我在乎吗？你的困境不

属于我。不过我还是不愿意看到生命流逝。你难道不能在没有头衔的情况下继续你之

前的生活吗？我们之间属于政治联姻，并非两情相悦。”

       “不。”明里摇了摇头。她的眼神暗淡了下来，并深深的跪了下去，用她的额头

和双手贴到闪亮的地板上。“孔和大人是一名极具责任感和忠诚的人。他会忠于他的

妻子—任何妻子。”

       “而他爱你吗？”爱不属于武士准则之一—只有责任是。然而，这个女人的故事

震惊了她。她为什么没有被告知此事呢？

       “他爱我。”

       房间中弥漫着脆弱的寂静。

       这属于狡诈的毒蝎氏族的诡计吗？如果这个女人自害了，特别是在奇麟氏族的土

地上，阿拉坦萨日奈会被毁誉。在福祉眼中这场婚礼将会是不幸的。“现在我知道了

此事，我必须有所行动。你当然知道这一切吧？”

       “这是我的命运。”朝子氏遗憾的低语道。“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为了我自

己。为了我的女儿。我在完成我的使命之前被发现实在是极大的羞耻。”

       “我告诉过你这场婚礼不是什么好事。”加茂子瞪着眼睛说道。“我们与雄狮氏

族试图寻找和平已经三年了，而只是获得了他们将她抛弃在一边这一个结果。她做错

了什么？什么都没有。”

       阿拉坦萨日奈在椅子中换了个姿势。这名女子选择的行动尽管不吉但却十分勇

敢。不过死亡不会使她和她的丈夫团聚。“加茂子。与生驹孔和的婚姻是与雄狮氏族

走向和平的唯一方法。如果雄狮氏族选择了终止孔和的婚姻，那也是他们冠军的选

择。”这种想法着实另人不安，但却是必要的。离婚并非闻所未闻，尽管这样不可避

免的羞辱了一方或另一方。

       “即便这意味着死亡。”

       “对于麓雁人来说，她的死亡毫无意义。”

       “她的死亡意味着一切。她没有犯任何罪行，没有做出任何不名誉的举动。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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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却夺走了她丈夫的妻子，她孩子的母亲。我们难道没有被教导说家庭是需要被荣

耀的？以及生命是神圣的？”

       “在麓雁大陆这里—”

       “在麓雁大陆这里，他们保留着过时的习俗，并且在摧毁生命。”歌国摇了摇

头，她的长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个女人愿意为她的家庭而死。你不愿意与你的

家庭生活在一起吗？井内大佑大人—”

       “够了！”听到那个名字让阿拉坦萨日奈的脸颊热了起来。她的声音像号角一样

响亮，回响在屋子里面的每个角落。阿拉坦萨日奈花了一点时间来让自己平静下来，

她闭上眼睛并用一只手按摩着自己的前额。“够了，”她更加温柔的说道，眼神与加

茂子相交。“大佑大人是我的后裔的父亲以及我的配偶。从效忠的角度讲，他支持这

个联姻。我没有将他放在一边。”

       “他支持你，阿拉坦萨日奈大人。而不是婚礼。”加茂子轻声说道。

       阿拉坦萨日奈和大佑之间的关系只与他们自己有关，与他人无关—这也是某种程

度上为什么他们从未正式结婚的原因。氏族冠军和家族大名之间婚姻的症结也是原因

之一。然而，是她不忠于大佑了吗？试图去忽略她自己的不适感，她用打量的眼光注

视着她面前的画面。“责任，爱—它们无法共存。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而为了我们氏

族的利益，我必须选择和平。婚约已经签订。我们必须在这个交易中保持到最后。”

       她最后叹了口气，补充道，“我们

还能做些什么，加茂子？我们之前已经

定下了这件事。”

       “如果你要成为囚犯那就不是和

平！当你同意此事时，你不知道他会像

个懦夫一样把他的妻子休掉，而你也不

知道……”

       寂静在屋中蔓延着，却被明里轻柔

的哭泣声打破。加茂子支支吾吾的继续

说道。“这些雄狮呀！数个世纪间，麒

麟氏族探索着，独自面对着危险。我们

氏族战斗过留血过挣扎过，而终于回家了—但却仅仅被当作外来者！我们的牺牲没有

被认可。我们的力量没有被尊敬。雄狮氏族依然拒绝承认我们先祖的土地；他们利用

每个机会去声称那些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杀害了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只是为了

满足他们那小小的傲慢。” 

       “对于远离家乡的我们来说，麒麟氏族尊重生命的神圣。切腹几乎是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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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惩罚虽然残酷但却不至死。我们为了生存下去需要调动每一把利剑。”

       “我们的氏族回到并重新发现了我们的家园。作为奇麟，我们保护着麓雁大陆，

然而留在这里，我们却被要求遗忘我们学到的内容并变得与他们其他人一样。那不是

我们。我们必定不能将麒麟探索时学到的内容放在一边。不能为了雄狮这样。不能为

了任何人这样。”

       “伟大的冠军，”朝子明里犹豫的从地上抬起头来。“这是实话：我不明白你们

的方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活着可以与你交谈，而不是因为我的鲁莽而被杀。我没

法在没有孔和大人的情况下活下去。”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不

与我的家庭在一起，便没有我的位置。因此，我祈求您—要么杀了我，要么不要嫁给

孔和大人。”武士道应该不允许凤凰氏族的女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明里用自己的言语

毁誉了自己，不服从自己的家族并背叛了自己的荣誉。这名女子尽了全力来大声说出

她的声明，不过她的魄力并没有改变事实。

       “你没有权利要求我这些。”

       “也许她没有，”加茂子缓慢的跪倒在地。“不过我有。”

       “奇麟氏族尊重武士道准则，不过长年的旅行教会了我们实用性意味着生存。你

被你的话语，你的荣誉感所束缚了—不过你忽略了什么是对的。”加茂子激动的说

道，她那黑色的眼睛闪烁着。“强大的冠军呀，如果我去要求我的大名重新考虑她的

婚姻计划，她会听我的吗？”

       “加茂子，”阿拉坦萨日奈摇摇头。“雄狮氏族和奇麟氏族已经达成一致了。如

果我不嫁给他，氏族会极大的失去荣誉。这个失败会引发战争。”她的双臂垂到了她

的身边，她那正式的稽古着的袖子摩擦着她手上的关节。“雄狮氏族提出的这次联姻

意味着一个寻找和平的方式。我们给予他们马匹作为嫁妆；他们放弃对我们最南方土

地声称的所有权。”

       “雄狮氏族欺骗了我们！你不知道代价。如果你嫁给他，你会离开氏族，而我们

失去了一个伟大的领袖。我们知道你会成为他的战利品之前我们就同意了这场联姻。

在我们知道生驹家的传统之前—妻子尊称丈夫的姓氏并加入他的领地。我们没有要求

他加入你的家族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需要要求。声称约定已经有变对于脸面毫无损失，

而如果这挽救了这名女士的生命，那么一切就更好了。”

       阿拉坦萨日奈停了下来。加茂子的观点十分尖锐，而且因为她的脾气让她感觉十

分生硬。尽管如此，她并没有考虑责任，只考虑了实用性。与雄狮氏族的战争会导致

什么？她是否不应该接受麓雁大陆的传统以及遵守她的责任？抛下她的人民的传统来

缓和与另一个氏族的紧张关系？为了避免战争，她在考虑放弃她自己的未来。

       奇麟不会抛弃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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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刀。这跟使用弯刀的问题一样

—找到一个将奇麟的实用性融入帝国

传统的方式。有时候事情需要被改变

以变得更强。这难道不就是奇麟的目

的吗？寻找到帝国外界的力量，并将

其带回家让帝国更加强大。这场婚礼

建立在一个陈旧的传统上：奇麟氏族

并不知道与他们认知相抵触的传统。

现在他们利用这点设下了陷阱，而氏

族则会遭殃。“雄狮氏族不会这么看

这件事的，”她最终说道。“他们

只会认为传统没有被遵循。”

       “那么我们就像她一样无助和不幸。嫁给他，你的灵魂就会死亡。不嫁给他，取

而代之的是你的荣耀也会死去。任何一种方式下，你的剑上必定会沾血。这名女子的

短刀询问着我们—我们要遵循什么：灵魂还是责任？”加茂子说道。“我们的先祖离

开帝国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带着唯一合理的答案回来了：自由。自由的在这两

者之间选择。”

       “你觉得我在放弃自由？”

       “你不会为了你自己选择。你说我们的氏族需要这些—我们不需要！我们的马匹

迅捷成风，而我们的利剑货真价实。我们可以击败雄狮氏族！”这句话在房间内回荡

着，度过了漫长而又短暂的一个瞬间，紧张的气氛好像让阳光直射的天气也黯淡了下

来。加茂子脸色发红，显然对于她的大喊显得有些尴尬。“我很抱歉，我的冠军。我

不应该……”

       冲动在加茂子脸上十分明显—太多的冲动。不过她是对的，萨日奈也无法再去反

驳。她的感受就好像一块石头，坠在她的肚子里。如果她做出这个选择，她将为奇麟

氏族带来成千上万的政治游戏。嘲弄的仙鹤朝臣的样子浮现在她的脑海中，阿拉坦萨

日奈皱起了眉头。“你是对的。这是个选择。不过这不是灵魂还是责任之间选择。这

是未来和过去之间的选择。麓雁大陆一定要走向未来，通过一切必要的手段。”

       阿拉坦萨日奈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婚礼是政治化的，意味着为氏族间带来和平。

不过它不能让所有麒麟—奇麟—氏族所学到的东西成为代价。而雄狮将不得不一劳永

逸的学会尊重奇麟的先祖之地。

       “你是对的。”阿拉坦萨日奈重复道，手指抚摸着她腰间的弯刀。“麓雁大陆的

传统不是麓雁大陆的法律。我拒绝因为任何不存在于婚约上的内容而失去我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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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联姻。我不同意放弃我的名字和我的地位。我们必须对这点分歧提起注

意。”她摇了摇铃，一名信使被叫到了屋中。他在看到这名白衣女子跪在他的冠军面

前时停了下来，不过他足够精明的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似乎好像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阿拉坦萨日奈说道，“起草一封书信给雄狮氏族的生驹家大使。告诉他们我不再同意

雄狮氏族提出的联姻。我抽回了我的手，而不会有任何嫁妆提供给他们。”信使鞠躬

致意并匆匆离去。

       阿拉坦萨日奈站了起来，这让屋内的士兵们一齐鞠躬致意。加茂子也同样鞠躬，

她的头优雅的前倾着以表示尊敬。朝子氏鞠躬的最深，脸颊直贴阿拉坦萨日奈脚边的

地面。

       “生驹明里。请起身。你被饶过一命。永远离开这片土地。回到你的丈夫身边，

我对你的复婚表示祝福。你可以走了。”

       加茂子的眼神闪烁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不管如何，她还是侧跨了一步，让朝

子氏优雅的爬过了她的脚边。明里喜悦的呼吸着，在她被允许离开后没有浪费任何时

间，有些像逃命似的离开了，不过她的脸颊上依然留有泪痕。

       “加茂子。亲自向天皇告知这个消息。骏马不会被缰绳和马鞍所制服，我也不会

以和平的名义为我的氏族寻求妥协。如果雄狮氏族真的想要战争，那么就让他们来吧

—他们也一定会来的，无论有没有联姻。不过如果他们这么做了，他们会发现自由骏

马的价值十倍于受缚的山猫。”

       “只有天皇亲自要求此事我才会回心转意。让他命令我吧—或者让我还保持我的

现状，为他单独服务。”

       歌国加茂子深深的鞠躬，她的长发随着这个动作扫过了她的肩膀。

       阿拉坦萨日奈走到了窗旁，注视着下面的骑手们。她微笑的看着他们在绿草上比

赛，就好像他们在这个世界中毫无牵挂一样—只有喜悦。她注视着那些马蹄撕碎的草

地，以及迎着狂风飞舞的鬃毛和尾巴，那是从山间、沙漠以及远方刮来的狂风。“ 

让过去的留在过去吧，”她说道。“我会接受他们

的羞辱。”

       “尽管他们坚持旧的方式和受缚的传统，我们

会带领帝国前行，到达无数可能性的国度。我们会

教会他们的人民我们的力量—我们也会展示我们自

己的责任。”眼中闪过一道亮光后，她走过了加茂

子和她的护卫们，向着场地和远方的马匹走去。

       “我们会教会他们如何使用曲刃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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